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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蟲剛剛從卵

變蟲後，很勤

勞的吃着葉子。

一天在草地上遇

到一群剛剛伸個頭出來

的蚯蚓。蚯蚓們看到毛

毛蟲那麼的勤勞吃着

葉子，便很奇怪的問：

“你那麼勤勞幹什麼？

你不就是一條毛毛蟲

嗎？你充其量也不過多

我一身毛吧了。你既不

能跑，也不能飛，再怎

麼吃，也只能在地上慢慢的爬。”

“蟲是要認命的。”蚯蚓拋下這一句話，轉

個頭就鑽回土裡去了。

原來一大群人用同一個看法來壓你是那

麼的震撼，毛毛蟲信心動搖了：“是啊，我

充其量不過是一條毛毛蟲罷了，我幹嘛那麼

勤勞？”毛毛蟲忽然感覺到整個世界變成一片漆

黑，生命沒有了動力。

毛毛蟲鬱鬱寡歡地躲到樹葉底下，停止了進食。

當毛毛蟲幾乎餓死時，一隻蝴蝶停在他身邊。蝴蝶

問他是否生病了。

毛毛蟲告訴蝴蝶他對生命失去信心的原因，蝴蝶瞪

大着眼睛對毛毛蟲說：“小伙子，我看你搞錯了，你這

麼努力吃東西就是為了有一天要變成像我一樣的蝴蝶

啊！”

毛毛蟲才發現自己的一切努力是為了將來的

巨變，他又開始拼命的吃起葉子來。

樹下的蚯蚓偶爾伸出頭來看到毛毛蟲又開

始吃葉子，以為他一定是發瘋了。

過了幾個星期，毛毛蟲終於從蛹裡鑽

出來，成為一隻蝴蝶。蚯蚓還是蚯蚓。

生命沒有目標，便天天等死。生命

有了方向，變不變蝴蝶，都一樣的燦

爛。

■文：大潘  攝影：吳風輝

圖說人生
■

07年7月7日7時結合是否可以讓愛情昇

華？可以當一對愛得淒怨絕美，千古

傳頌的7世夫妻，還是到了第7年該癢的地方還是

會癢得厲害？08年8月8日8時在一起是否可以把

伴侶永遠霸住，讓情花生根發芽，長出籐蔓把另

一半癡癡纏？還是當誘惑來臨時，該發生的一樣

發生？09年9月9日9時再加上9卡拉鑽戒的愛我久

久婚禮是否可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愛綿綿無絕

期？還是9個月後就彼此酒醒夢碎？10年10月10日

10時的註冊是否最完美愛情的見證？還是後知後

覺發現那10年婚姻原來只是糊塗一時演成了鬧劇

一場？愛情不就是1加1等於2的簡單道理嗎？為什

麼7、8、9、10也來湊熱鬧把一切複雜化了？數字
¤文：陳國強(八打靈再也)

■廖宏強

天下行醫妙事多

中學時上生物課，第一次聽過食物鏈這個名詞。這是一種自然界中食物供求的關

係鏈，它的起點是利用太陽能經由光合作用產生並且貯存於分子中能量的植物

（生產者）開始，生產者會被初級消費者（草食性動物）所攝食，初級消費者又被高級消

費者（肉食性動物）所捕食，不論是消費者或是生產者，掛掉之後都會被細菌（分解者）

所解決，這一捕食分解串聯的關係就是“食物鏈”，如同金字塔一般，生產者是這個生態

體系的最低層，所佔的數目卻最多，而消費者層次越高也就是越高階的生物，數量就越

少，如此才能維持生態的平衡。

我把龐大的白色巨塔比喻成另類“食物鏈”，醫學生是這個鏈的最底層，中間的是

暗地裡角力不斷鬥爭往上爬的醫護人員，病患的權益是這個金字塔的頂層。因此，當病患

看見一位呆頭傻腦的醫學生拎着聽診器走進來要求病史的詢問及身體的理學檢查時，他有

權可以沒有理由的就拒絕。不說你也知道，誰要一位什麼都不知道，並且對自己的病情一

點都沒幫助的醫學生上下其手東摸西捏的搞來搞去？當我們在升到五年級到病房見習時，

無可避免的都會碰到這種軟釘子，尤其是不小心抽到身分地位特殊的非一般病患，偏偏全

台頂尖的台大醫院的病患絕大部分都是如此難搞的非一般病患。

當肥頭大耳的內科總醫師把明天的作業寫在白板上時，也就是我們痛苦的開始。

為了公平，大家無異議的抽籤決定該向那一位新入院的病患開口，上上籤是病患的福

氣，下下籤的自求多福，怨不了誰，一切天注定。倒楣的我一如往常抽到單人套房，

看來又要空手而歸，明早自己編故事瞎掰。

■“不要為難人家”
敲門進去，還未見到病患，就被一位中年婦女攔下：“幹什

麼?”，道明來意後，看着中年婦女一臉不歡迎你而翹起的僵硬嘴

角，心裡也已做好準備轉身開溜的打算。中年婦女終於開口，盡管

心裡頭不高興，還是語氣輕柔的告訴我病患剛到，要休息，“恐怕不

是很方便。”，早知就是這種結果。摸摸鼻子正待跨出房門，病患剛

好從門邊的洗手間出來：“小弟弟，有什麼事嗎？”，真是柳暗花明

又一村。中年婦女還不死心的開口阻止，老人家說：“不要為難

人家。”此後故事峰迴路轉，病患對自己的病史交代得一清二

楚，同時不忘提醒我漏掉的部分，還親自帶我做一整套的腹部

理學檢查，想必是位老醫師。一個小時下來，令人有如沐春風之

感，當時的情境至今仍然歷歷在目。這位令我不但順利完成個案報

告這件小事，並且讓我了解做人處事的病患和我僅有一面之緣，他

的名字叫陳五福。往後即使到眼科實習，也不知道這位眼科大師

的事蹟。回馬之後，無意中看到本地作家戴小華寫的一篇訪談，

如此熟悉的名字，回憶終於如潮水一湧不可收拾，拜託在台友

人買了本《陳五福傳》細細拜讀，當時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陳五福博士1918年生於台灣宜蘭縣羅東鎮，他的故事

是一則動人的傳奇，一生堅持人性化醫療的信念，堅持

關懷和行善，並將一生奉獻給盲人，無怨無悔的服侍這

一群弱勢同胞。1959年在羅東鎮北成街創辦“慕光盲人

習藝所”，1966年獲日本福島大學醫學博士，1997年11

月8日辭世於羅東博愛醫院。他不僅被稱為“台灣的史懷

哲”，更被宜蘭人譽為“噶瑪蘭之光”，燃燒自己，照

亮別人，學生生涯一次的巧遇，大師的應對一直到現在

都還影響着我――短短一句話“不要為難人家。”裡頭

藏的是人生的大智慧。

噶瑪蘭的燭光
過了幾個星期，毛毛蟲終於從蛹裡鑽出來，

成為一隻蝴蝶。蚯蚓還是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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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小孩

    ■戴晨志

力量來自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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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馬來西亞演講，總是感受到觀眾的熱情。

第一次在檳城演講時，場地是在一所華文

中學、兩間大教室打通的會場，當時，聽眾來得超過

預期，所以把會場擠得爆滿；而我，只能站在一個小

椅子上演講，因為旁邊都擠滿了人潮，很多人席地而

坐，甚至外面還有一大群聽眾進不來。

當時，我很感動，因為要席地而坐兩小時聽演

講，是很不舒服的；但，只要有心，願意靜心傾聽，

總是會有許多收穫和學習的。

 八、九年後，我再度應邀到檳城演講，接待的

工作同仁請我在一家餐廳裡吃午飯。用完餐，接待人

員駕車載我離去、車要轉彎時，我突然告訴她：“妳

停一下車，我要拍一張東西。”

■孩子需要“愛的鼓勵”
這開車的小姐愣了一下，把車停了下來。我快

步打開車門，往後頭跑，跑了五、六公尺。我拿起相

機，拍了一下路邊的一家幼稚園的廣告看板。因為，

剛才車子經過的那一剎那，我瞥見到了一句話，也就

是這幼稚園廣告看板上的一句話：

“孩子們喜歡去好玩的地方，但他們只留在有

愛的地方。”（Kids go where there´s excitement, 

But they only stay where there´s love.）

看到這句話，我的心震撼了一下，因為這句話寫

得太好了！好玩的地方，孩子們都會想快樂、瘋狂地

去玩，可是玩歸玩，孩子最終還是更想留在“有愛、

有溫情、有關懷”的地方。因為，沒有了愛的環境，

即使很好玩，孩子也是不願意多所待留的。

本來，我是去檳城演講的，但是，在還沒有演講

之前，我卻先從檳城這家幼稚園的廣告看板上，先上

了寶貴的一課。其實，我始終相信

“天下沒有飛不起來的氣球，如

果 有 ， 只 因

為 它 沒 有 被

打氣；天下

沒有教不會

的笨孩子，如

果有，只因為他沒有被鼓

勵。”

的確，給孩子真心的關愛、照

顧、溫暖，勝過冷漠地帶他們出去玩

樂！

給孩子更多“愛的打氣與鼓

勵”，他們就能展翅飛翔、愈飛愈高

啊！

天底下沒有
○

有一次我們談到顏色，她很興奮地告訴我，有幾本專門講顏色的書，
每一種顏色都有一本。後來我們在台北的誠品書店找到了……

有生命的顏色

金聖華教授一身棗紅出現在我家前院，高雅

中透着風韻。棗紅穿在我身上，從來沒好

看過。這顏色經過金教授深淺得宜的搭配，煞是好

看。這是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因此每當我想起她，

腦子裡就浮起紅酒的顏色。

由於我對文學的喜愛，和渴望在英文程度上有所

增進，朋友把當時在中文大學教翻譯、現在又是翻譯

學會會長的她介紹給我。即使她的生活非常忙碌，仍

然會抽出時間，在每個星期六的下午，帶着她翻譯的

文章到我家，很有耐心地指導我。我稱呼她金教授，

她堅持要我直呼她的名字，因為這樣我們之間的距離

拉近了，友誼也就從此展開。

■我的顏色啟蒙導師
“沙士”期間我去了一趟美國，因此我們有很長

一段時間沒有見面。回港後，有時我和她會在星期六

的下午，相約在半島酒店喝下午茶。在那兒我們談文

學、談哲學、談藝術。間或也會到對面的藝術中心看

畫，消磨着很有意義的下午。在交談的過程中聖華給

了我很多啟發和靈感。有時因為她的一句話，我回家

就可寫出一篇文章。

有一次我們談到顏色，她很興奮地告訴我，有幾

本專門講顏色的書，每一種顏色都有一本。後來我們

在台北的誠品書店找到了。我買了兩套，有紅色、藍

色、紫色、白色和黑色，一人一套，我們各自捧着自

己的書，像小孩子捧着心愛的玩具一樣。向來對顏色

沒有深刻研究的我，聖華問起來，才仔細思考這個問

題。

小時候很喜歡鮮黃色，因為喜歡那幾句歌詞：

“我的她穿着一件黃顏色的襯衫，黃襯衫在她身上，

更顯得美麗大方”。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對顏色沒什

麼特別感覺，好像也無所謂，後來發現，心情不好的

時候多數會選灰色衣服穿。也有很多黑色衣服，因為

黑色最容易搭配，也最不容易出錯。經常買紅色衣服

和大紅口紅，卻很少穿也很少塗，只是喜歡那艷紅的

感覺，市面上有許多紅，好看的紅卻難找，我喜歡那

過年的紅(正紅)。最近鍾情於象牙色也喜歡粉紫和暗

粉紅，這幾種顏色給我的感覺是平和、自然。

很高興看到聖華翻譯的一本有關顏色的詩集――

《彩夢世界》，讓我對色彩有了新的認識。

譬如這首《紫瓣飄落》：

紫瓣飄落於

靜止的湖上

湖水哭泣

為一張逝去的臉龐

那臉永不會再次

映照於湖面

紫瓣飄浮於

靜謐的空中

宛如音樂

幾片紫瓣，竟是這樣空靈美麗。我想起和聖華

到香港藝術中心看完畫的時候，她一身紫色紗裙，從

石階上走下。我從石階下往上看，她那雪紡輕盈的衣

裙在風中起舞，正如詩人布邁恪的詩。紫瓣飄浮於空

中，宛如音樂。還有另一首《黑與綠》也很優美：

窺進黑黝黝的池塘

我瞧見一張臉龐

給漣漪弄皺

受綠葦糾纏

讓黑色水鳥穿梭劃過

這臉是我的

你的，還是一個陌生人的？

這“黑與綠”讓我感覺深沉、憂鬱。那張臉是我

的、你的和他的，在人生的旅途中，曾經遭遇到人世

間的苦和無常，所留下痕跡的一張臉。

■充滿動感的顏色
記得有一次我和聖華見面，兩人不約而同地都穿

黑配綠的衣服，我們兩人平時沒有穿過這種綠，那次

剛巧都穿着像綠葦一樣綠的上衣，她配黑裙，我配黑

長褲，見了面，我們互指對方笑得好開心。那首《紅

之一》是這樣的：

紅在我頭顱裡尖叫

以利爪抓住我的腦

它那紅寶的眼睛

窺入本來永不該瞥的地方

“紅”可以那樣恐怖，也可以像瑰麗如寶石的美

艷，它能尖叫，它有利爪，原來“紅”可以這麼有生

命力。

看了這首詩，才讓我意識到，我喜歡的是它那種

令人驚艷的窒息的感覺，我喜歡它那強烈的生命力。

聖華喜歡美麗的顏色，她能讀出加拿大著名

詩人布邁恪的內心世界，並譯出以顏色為主題的

美妙詩句。透過她的譯作，我才知道，顏色不只

是形容詞，也可以是動詞和名詞，不只代表靜止

的色素，也可以有動感，甚至充滿着生命力。

絮說當年
■林青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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